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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第二敘西域者，即今性相二宗，元出彼方，故名西域。謂那爛陀寺，同時有二大德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。
第二所敘述的是西域的法師。那麼前邊那個波頗三藏法師，本來他也是印度人，但是啊，他啊，在中國，在中國住了很久，所以呀，就把他算成啊，中國的法師。那麼這位這個現在所講的呢，這兩位法師，他啊，是在印度的，沒有到過中國，所以呀，就是西域的法師。
「即今性相二宗」：就是現在呀，所盛行的這個性宗，和相宗，法性宗和法相宗，這兩宗。「元出彼方」：法性宗和法相宗呢，都是由這個印度傳出來的，「故名西域」：它原來啊，是出在印度，所以呀，在中國來講啊，就叫西域。
「謂那爛陀寺，同時有二大德」：這個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啊，所說的在印度有個那爛陀寺。那爛陀呀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呀，「施無厭」，就是啊，布施沒有厭倦的時候，時時都想布施，時時啊，都不厭煩，不厭煩呢，布施。同時有二大德，在這個時候啊，啊，同一個時間，有兩位大德。
「一名戒賢，二名智光」：這一位呢，就叫戒賢法師。一位呢，就叫智光法師。這兩位啊，在印度那個寺裡邊，在那爛陀寺裡邊，弘揚這法性宗和法相宗。法性宗和法相宗，是在印度啊，兩大宗派。在當時唐三藏玄奘法師，到印度去求啊，法的時候，先呢，就遇見這個法性宗，所傳的就是龍樹菩薩所傳出法性宗。那麼他就想啊，要學習這個法性宗。
可是法性宗這個法師啊，就叫他先吃一點藥，大約不是Marijuana（大麻），是一種啊，「長生不老的藥」，吃這種藥啊，就可以不死，長生不老，永遠都不老的。譬如二十歲吃這個藥啊，永遠都好像二十歲那麼年輕。但是啊，能不能成功呢？這也是不一定的，看自己的這個善根呢，怎麼樣！所以呀，有的人吃這個藥啊，還是一樣死的。那麼有的人吃呢，就果然不死，活幾百歲都不死。這所謂啊，仙，成仙了，成神仙了。
玄奘法師自己一想啊，我是來求經求法的，如果學這個仙術，若是不成功，貪求這個長生，如果若是不能成就這個仙術啊，這不把我到印度來的本願呢，以前我發的願，都沒有用了嘛！不能滿我的願了嘛！所以呀，他就沒有學這個法性宗，以後啊，才啊，學這個法相宗。這是啊，三藏法師在印度的一個很小的一個公案。
又這個法藏法師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他說啊，我生在這個中國，能遇見呢，這個印度的法師，他翻譯經典，我啊，親身請問他一切的道理，所以呀，我這個所學的大約都是很有根據的，不是啊，自造出來的。在古來的人呢，所學，跟著誰學的，都要有一種傳承，跟誰學的這個佛法，是不是有根據，是不是靠得住，所以呀，都要有傳承。
這個法藏法師，啊，他啊，傳這個華嚴宗這個賢首教，他叫賢首。那麼他是也因為啊，跟著印度一個法師學的。這個法師呢，就叫「地婆訶羅」，地婆訶羅啊，翻譯中文呢，就叫「日照」，日光啊，普照的意思。那麼他跟著這位法師學的，所以以後他才立這個賢首宗，就是華嚴宗。
這個疏文上啊，有很多地方都說的「藏和尚」，這個藏和尚呢，就是賢首法師，也就是法藏法師。為什麼他稱他一個藏和尚呢？因為他名字，叫上法、下藏。
那麼這個澄觀法師呢，是法藏法師地晚輩，他是第四代的華嚴宗啊，也就是賢首宗啊，第四代的祖師。法藏法師呢，是第一代。所以呀，他不稱他的名字，就稱啊，藏和尚。凡是這個疏文裡邊呢，有這個藏和尚字樣啊，這都是就是賢首法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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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賢遠承彌勒無著，近踵護法難陀。依深密等經，瑜伽等論，立三種教，以法相大乘而為了義，即唐三藏之所師宗。
這位這個戒賢法師啊，他這個法相宗，法相宗啊，「遠承彌勒無著」：彌勒無著。戒賢法師，他是學的法相宗。這法相宗是誰傳出來的呢？最初就是彌勒菩薩傳的這個法相宗，彌勒菩薩傳，以後就傳給啊，這個天親、無著，天親菩薩，無著菩薩，所以叫遠承，戒賢遠承彌勒無著。
「近踵護法難陀」：怎麼叫踵呢？踵，就是個接，接踵，就是從那來的，所以呀，叫傳承，傳承，這就叫傳承。你是誰的傳承呢？你接誰的法呢？接誰的法，這就是誰的傳承。那麼哪一宗？哪一派？佛教講有宗派，你不能自造祖師，不能自己呀，封自己就是什麼菩薩，那麼所以都要有傳承。這位這個戒賢法師，就是得這個彌勒菩薩，和這無著菩薩他們的傳承，傳到啊，最近的時候，就是這護法難陀，傳給這個戒賢的。
「依深密等經」：他啊，根據這個深密經，和佛地經等；等，就是啊，這幾部經。「瑜伽等論」：有瑜伽師地論，又有這個對法論，顯揚論，這個顯宗論，這依照這幾種的論呢，來「立三種教」：他立出啊，三種的教。這三種的教，後邊會講的。
「以法相」：以這個法相宗啊，這個「大乘而為了義」：作為啊，是最究竟了，了義了；了義，就是啊，這個道理講的最清楚了，講到極點了。「即唐三藏」：就是啊，唐朝這個三藏法師，玄奘啊，「之所師宗」：他呀，也就是接著這個傳承，接這個戒賢法師的這個法，傳到中國來。
在唐玄奘到印度的時候，遇著很多的外道論師，這些個外道地論師啊，都想啊，收他做徒弟。啊，這有個中國的人，出家人到印度來，這很少有的，那麼都想收他做徒弟。可是啊，這個玄奘法師也非常有智慧，很聰明，就不受他們這些個外道的人呢，迷惑。
不單外道的人不能迷惑他，就是啊，這個佛教的正宗，也不能啊，搖動他求法的心。好像方才所說的，那個龍樹的法性宗的法師遇見他，他本來想跟他學來的，但是他叫他吃藥，他一聽說吃藥，這個事情呢，他就不學了。
現在的人若一聽說吃藥，啊，試試看，一定要試試。為什麼我方才說這個藥，絕對不是Marijuana，因為啊，我知道一講這個地方，就有人會打這個妄想，不知道是不是Marijuana呢？所以不是的。這種啊，藥，是能長生不老的。可是啊，因為它能長生不老，現在這種藥就沒有了，找不著了，所以呀，這個世界上現在也沒有長生不老的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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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佛初於鹿苑，轉四諦小乘法輪；說諸有為法，皆從緣生，以破外道自性因等。
這個法相宗，它啊，是說的佛初成正覺，在這個鹿野苑呢，「轉四諦小乘法輪」：這個佛呀，在最初成道的時候，講說《華嚴經》，二乘的人呢，如聾若啞，不明白這華嚴的這種妙義。那麼釋迦牟尼佛啊，再觀因緣，看呢，這個憍陳如等，啊，機緣呢，成熟了，所以他啊，到鹿野苑去初轉法輪，說這個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法。
講到這個鹿野苑呢，這有一個公案，為什麼叫鹿野苑呢？因為在過去的時候，無量劫以前，這個鹿野苑這個地方啊，是有一個國王，這個國家這個國王啊，天天要吃這個鹿肉，於是乎啊，就到這個鹿野苑這個地方去打獵。打獵，打來這個鹿啊，打的很多，或者十個、二十個、或者三十、五十，這沒有一定。他帶的人多呀，就打多幾個，人少的時候就打少幾個。
打回來啊，他就吃這個鹿肉，當時啊，是很古老的這國家，沒有雪櫃，尤其在印度那個地方，鹿野苑那個地方，非常天氣非常的炎熱，熱的很厲害。所以這個肉啊，這個鹿肉，打回來，過了三、五天就臭了，臭了，這就不能吃了，如果要是有這個雪櫃，把它放到雪櫃裏可以過十天、二十天都可以的，但是沒有。所以呀，過了三天、五天這個鹿一臭了，就又把它埋到地裏頭去。
當時啊，也沒有旁的這個化學的方法，把這個鹿肉可以化成肥料啊，啊，放到地裏頭，沒有。那麼這樣子啊，每一天把這個鹿肉啊，就放到這個垃圾籮裏很多，啊，又埋到那個地裏邊去。這樣一來呀，這個鹿的眷屬就一天比一天少了。啊，這個鹿啊，有兩個鹿王，這兩個鹿王啊，每一個鹿王管五百條鹿，牠們兩個就開會，開一個會議。
說是怎麼辦呢？這個我們的眷屬一天比一天就少了，啊，將來不要絕種嗎？那麼這個鹿的眷屬要沒有了，因為這國王一打就打幾十條去，我們每一個眷屬只有五百，那麼這樣子來呀，我們這個眷屬就會沒有了，就會斷了。那麼這兩個鹿王當時一個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，一個就是提婆達多的前身。兩個鹿王就開會了，說我們要研究一個方法，我們這個鹿的種子啊，鹿的眷屬也不會斷絕，那麼國王又有鹿肉吃，這樣子啊，我相信是好的。
那麼提婆達多就問，這個鹿王就問釋迦牟尼佛，說，那你說怎麼辦呢？釋迦牟尼佛說，啊，我想啊，我們每一天呢，輪著貢獻出來啊，一個鹿給這國王吃。今天呢，譬如我供養，在我的五百個眷屬裏頭啊，選出來一個鹿供養國王。明天呢，就輪到你的眷屬，這麼樣子呢，我們的眷屬也不會減少，那麼國王也有鹿肉吃，這樣子是兩全其美的一個辦法，兩方面都好，兩全其美。
提婆達多想一想，只有這一個道理了，只有這麼個辦法可以呀，行的通。如果說自己不出鹿，單叫釋迦牟尼佛出，這個理未免太不公道了，自己想這麼樣做，但是啊，這個理論講不通，於是乎啊，這個會議就簽字，大家共同就說可以的，就這麼樣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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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是乎就派出一個鹿啊，去和國王商量。因為當時有一個鹿啊，會說話，會說人話。也或者有一個人呢，會說鹿話當時。因為那國王啊，接見這個鹿的地方啊，鹿怎麼樣子，意思啊，他明白，有一個人會明白，會給當翻譯。那麼這樣子呢，就去請求國王，說是啊，你一天到晚都去打獵，一打獵就打了幾十條，你也不吃，就把牠都臭了，又埋到地裏頭。這樣子，我們這個鹿的眷屬就來要斷絕了，鹿的種子都要沒有了，你國王啊，將來我們沒有鹿了，你也沒有鹿肉吃了。
不如啊，我們每一天送出一個鹿啊，就你夠吃了，每一天你都有新鮮鹿肉吃，你看這好不好呢？國王一想，咦，這個辦法也不錯，自己，啊，也不需要去打圍了，去打獵，就有鹿肉吃，啊，就答應了，說好，這麼樣子。這麼樣子啊，因為這個鹿王啊，牠本身也會講人話，那麼就和國王啊，定妥這個協定了，就照這樣辦。
於是乎這個國王，和這個鹿王，就互相啊，簽字，簽這個不侵犯的條約了，啊，不侵犯，他再就不去打獵了。這鹿呢，就是依照他們的這個諾言呢，他們所答應的每一天供養這國王一個鹿。這國王啊，吃的很胖了，啊，因為啊，天天都吃新鮮的鹿肉，啊，越吃越覺得這個鹿肉越好吃，所以呀，就很高興了，啊，說這個鹿啊，真是我的營養品呢，對他最有營養了。
那麼吃的最高興的時候，這個鹿王來了，鹿王來了見國王，啊，國王說，啊，這個鹿老兄，你今天做什麼來了？啊，牠說，我今天來呀，我給妳吃我自己了，我送給你吃了！國王就很驚奇的，說你有你的眷屬妳怎麼不送來，你自己怎麼可以來呢？這個鹿王啊，就說，啊，我有我的這種隱衷，隱衷，有我這種的理由。國王說，你有什麼理由啊？講來聽聽！
鹿王就說，說我呀，本來今天呢，是輪到我這五百的鹿的眷屬裏邊，應該送一隻鹿來供養國王的。但是我這隻鹿啊，牠因為肚裏頭有了個有個鹿孩子，有個鹿的小孩子，有個鹿兒子，還沒有生出來，大約再過兩、三天呢，牠就可以生出來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是輪到這個鹿啊，應該來供養啊，國王了，這個鹿啊，就像我要求，說要換一換，說牠等啊，生出來鹿之後啊，牠再來呀，供養國王，那麼免得把牠這個鹿孩子啊，也就沒有生出來就死了。
因為這種情形，我和啊，所有五百條鹿啊，來商量，來研究這個問題，叫哪一個來替牠死，哪一個也不願意，啊，沒有人願意來替呀，這個母鹿啊，先死；所以這個母鹿啊，就很悲哀的，說，我死不要緊，這是我們大家的和國王簽的條約啊，可以這樣做啊，但是我這個鹿孩子沒有生出來就死到肚裏頭了，啊！這太可惜了！於是乎就痛哭流涕呀，很悲哀的！
這個鹿王說，我看見牠這樣情形啊，太可憐了，所以呀，我今天呢，把我自己來替牠來供養國王，那麼請你啊，就把我殺了，做你今天的這個一個好地這個lunch。啊，國王一聽，也生大慚愧了，說，就說話了，說啊，「汝是鹿頭人，我是人頭鹿。汝今代眷屬，我今食汝肉。我自今日後，不食眾生肉」，說我今天以後啊，我再也不吃鹿了，好了，你回去囉！所以這個鹿啊，啊，鹿王把這國王也化了，也教化了。
所以釋迦牟尼佛在做鹿的時候，都可以教化眾生。不單教化眾生，而且又可以教化這國王，令國王啊，從此之後，生大慚愧，啊，發菩提心，修這個無上道。這國王是誰呢？就是憍陳如。那麼這個鹿王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那個鹿王就是提婆達多，所以呀，這個野苑的因緣就是這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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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金山寺，中美佛教總會，金剛菩提海雜誌社，這三個這個團體，是今年呢，正月搬到這個房子來的。我們在這每一天的這個工作，就是講經說法，參禪打坐，用功修行，翻譯經典。那麼每一天呢，都忙的不得了！在每一個禮拜天呢，中午十二點半，這個講經講到兩點半。
那麼由今天開始，晚間呢，六點半開始，開始這個打禪七，那麼還是照常啊，七點鐘到九點有lecture，我們這個講經啊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講的。這個講經的人呢，是輪著講，很多的法師啊，都會講經說法，不是單單一個。那麼尤其很多都是講英文，不是啊，講中文。所以你們各位啊，要希望研究佛法的話，可以呀，常常來到這啊，聽經。我們這是啊，特別歡迎，那麼也不收這個錢。
今天晚間呢，這個禪七，這個時間表，等一等啊，可以叫旁人呢，讀給各位聽一聽。那麼在去年呢，是十四個禪七；因為今年呢，我們的工作太多了，所以不能啊，舉行十四個禪七呀，只三個禪七。那麼這個禪七大約是啊，從早晨三點鐘，到晚間十二點鐘，那麼二十一個鐘頭的時間，都是啊，參禪打坐。過了這三個禪七之後，還有個念佛七，這是啊，最近我們的工作。
還有啊，明年這個金山寺，這還預備啊，舉行一個傳授千佛大戒的一個大的儀式。這是在西方國家，從來就沒有的，從啊，有史以來，有歷史以來到現在就沒有的。不論是歐洲啊，是澳洲啊，是非洲啊，是亞洲啊，是美洲啊，亞洲有，啊，在這個西方呢，這是沒有的。
那麼明年呢，這開始，是從啊，由這個美國法師來主辦的。那麼因為這是美國啊，在這國家，由美國法師啊，來主辦的這件事。你們各位啊，不坊把這一個新鮮的這個消息，給傳送到啊，你們美國人所有人的耳朵裏頭去；那麼他們聽到耳朵裏頭，就會跑到心裡去。跑到心裡去，又會這個去這個研究佛法了，這是啊，垂中行於外，在心裡頭有佛了，外邊呢，也就會有佛了。
「轉四諦小乘法輪」：在佛呀，說了華嚴經之後，到鹿野苑度這個憍陳如啊，五比丘，所以呀，就轉這個苦、集、滅、道這四諦小乘的法輪。「說諸有為法」：在啊，在這時候說的一切的有為法，不是究竟法，「皆從緣生」：說這一切法都是從因緣所生的。因為這個因緣所生法，它是空的；「以破外道自性因等」：這是啊，破這個外道，他以自然呢，這個性，這是啊，有這個「斷、常」二見等等的，那麼自性啊，自然這個因緣性，外道啊，所固執的。那麼佛呀，破他這個外道這個自然的，他說一切都是自然，破他這種的理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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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緣生無我，翻外有我；然猶未說法無我理，即四阿含等，是第二時中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，翻彼小乘；然於依他圓成，猶未說有，即諸部般若等經。第三時中，就大乘正理，具說三性、三無性等，方為盡理。即解深密經等。
「又，緣生無我」：這個緣生啊，沒有自體，所以叫無我。「翻外有我」：這個凡夫啊，外道，那麼他們都有一個「我見」，我見沒空；那麼說因為他有我，所以呀，要修這個「無我法」。「然猶未說法無我」：他沒有說啊，這個「法也無我」，人無我，法也無我，這種道理。這就是啊，「四阿含等是」：那麼四阿含等經啊，這個就是說的這些道理。
「第二時中」：在這個第二的這個時候裡，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」：這個徧計執性，這叫啊，三性，有這個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。什麼叫徧計執性呢？這就是人一種執著性，沒有看破，生了一種執著。執著「空」啊，就認為是「有」，沒能把這種道理啊，看透徹。
那麼好像什麼呢？好像人晚間呢，走路。人晚間走路啊，看見一條繩，這條繩呢，因為是晚間呢，他就啊，生了一種徧計執性了，就想了他，哦！那是一條蛇呀！本來是一條繩，他生了一種徧計執性，哦，認為是蛇了！他認為是蛇啊，本來是個繩子，這就依他起性，依著這個繩子，生出一種徧計執性。
這個繩子，是什麼做的呢？是麻做的。用麻呀，來做的這個繩子。所以他就啊，起了這個徧計執性，認為這就是一條蛇。那麼這個呢，根本不是一條蛇，這徧計執性啊，不成立。那麼依他起性，是因為這個繩子，有這個，才生出一種徧計執性的。這個繩子，把這個繩子叉開它了，它是一種麻。
麻，也是一種啊，不是常的東西，不是永遠存在，所以呀，要是往究竟的一說呢，也是沒有了，圓成實性。圓成實性，這個連麻也沒有了。不單沒有蛇，啊，連這個蛇的影子也沒有了，根本就沒有一條蛇，這所以呀，徧計執性，依他起性，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
這三性，也是三無性，當體上就沒有，也沒有一個蛇，也沒有一個繩子，也沒有麻了，都是空的。所以呀，為什麼要說這個三性，三無性呢？就是破人這個執著。人呢，這種執著，就好像啊，看見本來是個繩子，啊，他就想它是個蛇。本來是個「空」的東西，那他就認為是「有」了。這種妄啊，所以呀，說這種的三性，就是破這種妄執的。
所以才說啊，雖依徧計所執，而說諸法自性皆空，這一切法的自性啊，本來沒有的，本來是空的。「翻彼小乘」：那麼這個呢，也是個小乘，小乘；「於依他圓成」：和依他、圓成這兩種性啊，「猶未說有啊」：在這個沒有說這個真空是妙有，妙有真空，沒有說這個道理，「即諸部般若等經」：這個道理呢，就是啊，說空的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啊，這是啊，根據般若部一切的經啊，所說的、
「第三時中，就大乘正理」：啊，依照這個大乘了義的正理，「具說三性，三無性」：就啊，具足啊，說這個三性，三無性了。在前邊呢，那還說三性啊，沒有說三無性，在這個大乘的道理呀，把一切執著都沒有了，所以呀，又說這個三無性，一切法無性。「等，方為啊，盡理」：這個呢，就說到這個理的極點了，說的窮盡了，「即解深密經等」：這個就是啊，這個解深密等經啊，上，他說的這種道理。
在那麼今天呢，打三個禪七，今天晚間呢，開始。那麼今年這個禪七啊，有兩位預備啊，不講話的，你們各位啊，應該知道，不要和這兩位講話；就是講話，也講少一點，不要囉嗦太多了！那麼你講話啊，不要令他講話，這就是啊，護持他們用功修行。這不講話，是啊，就少一點妄想，就啊，容易把這個須彌山可以打倒了它。打倒須彌山，那麼這是無我相；無我相，所以就沒有障礙了。
「性海澄清波浪無」，性海澄清波浪無啊，就是沒有人相了；人相也沒有了，也沒有波浪了，沒有人我是非之心，這叫沒有波浪。啊，「徹悟本來真面目啊」，這無眾生相了。「般若長明萬法如」，這無壽者相。這是啊，今年這個法，就是要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；我們這個禪七呀，人人要達到這種境界，是這個七呀，就沒有白打。
須彌推倒障礙除，性海澄清波浪無；徹悟本來真面目，般若常明萬法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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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於彼三時，初墮有邊，次墮空邊，俱非了義。後時，具說徧計性空，餘二為有；契會中道，方為了義。
「是故於彼三時」：因為前邊所說這個三性這個道理，和這「三時」：這三個時候。「初墮有邊，次墮空邊」：一開始啊，著住到「有」上，所以墮落啊，有邊，墮落有的那一邊去。其次呢，又著住到這個「空」上了，又墮落到這空邊，道這空裏邊。因為這「空有」這兩邊，「俱非了義啊」：這不是啊，一個究竟了義的法。
「後時，具說徧計性空，餘二為有」：後時啊，說這個徧計性空，說一切啊，都是空的，一切都是不究竟的；餘二為有，把這個徧計執性空，這依他起性，和這個圓成實性，都明白了，這餘二啊，就生出「妙有」來；妙有也就是真空，真空也就是妙有。因為它是妙有了，所以「契會中道啊」：和這個中道啊，這個道理就相契合了，這個圓成實性，三無性，啊，徧計執性也沒有了，依他起性也空了，那麼圓成實性這才契會中道的這個道理。「方為了義」：這才是啊，一個了義的道理。
此依深密所判，二、智光論師，遠承文殊龍樹，近稟青目清辨 。依般若等經，中觀等論。
前邊所說這個只是戒賢論師立的這個法相宗，這是依照啊，深密經所判的這個教，是這樣的說法。「二、智光論師」：第二呢，這是智光論師。他呢，「遠承文殊龍樹」：他若往遠了說，他啊，接承著文殊菩薩，和這個龍樹菩薩，這兩位大菩薩。往近來說，他就啊，秉承著青目論師，和這個清辯論師，這兩位論師。他啊，根據他們兩位的這個傳承而立這個教。
「依般若等經、中觀等論」：他呢，是依照著這個般若經，和這個涅槃呢，法華經等，來啊，立這個教。也啊，根據這個中觀論，和百法明門論，這個大智度論等，他啊，立這個三時的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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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立三時教，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。謂佛初鹿苑說小，明心境俱有。次於中時，為彼中根，說法相大乘，境空心有唯識道理；以根猶劣，未能全入平等真空，故後第三時，為上根說無相大乘，辨心境俱空，平等一味，為真了義。
「亦立三時教，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」：這個智光法師，他啊，是屬於法性宗，他也啊，立三時教，三個時候，初、中、後這三個時候。那麼立三個時候啊，他以這個說明了無相大乘為真了義，這個無相大乘，也就是實相大乘；為真了義，說啊，這個教啊，才是一個真正究竟到極點了這個道理，因為無相，無相就是實相，這才真是大乘的平等法。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他啊，這三時教啊，就說的「佛初鹿苑說小，明心境俱有」：佛呀，最初在鹿野苑，為五比丘啊，說四諦法，那麼這是啊，屬於小乘，這是啊，講明了「心境俱有」：心，和這個境；心，就是內心；境，就是外境；，內心和外境俱有，所以啊，說落到「有」上。
「次於中時」：在啊，中間這個時候，「為彼中根」：為啊，這些個既不是上智，又不是下愚，就是普通的人，根性啊，非大非小，所以這叫中根。在中根的人，說啊，「法相大乘」：說這個法相啊，的大乘的道理。這種道理他所講的呢，不是心境俱有了，他說啊，境是空的，心呢，是有的，外邊境界他空了，但是心還是有。這是啊，所說的唯識的道理。他說啊，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心」，所以這個心有，他還認為是「有」道理。
「以根猶劣」：這種的道理，所教化的這種根性，還沒有到到啊，這個最好的那種境地，所以呀，他說啊，以根猶劣，這個根，啊，還是劣根性的這個眾生，「未能全入平等真空」：沒有啊，能契合到啊，這個平等的智慧，真空妙有這種的道理，沒有契合呢！
啊，「所以故後第三時」：在這個後這個時候啊，第三時，「為上根說無相大乘」：為這個上根利智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講這個無相大乘這種道理。「辨心境俱空」：這個呢，不單境空，心也空；啊，不單外空，內也空。啊，這所謂：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到這種的「平等的一味」：這種妙有啊，真空的道理，「為真了義」：這才是啊，真正究竟了義的妙法。
為什麼佛呀，當初不說這個「空」，說小乘，說「有」呢？啊，中乘，就說「空」，說這個「境空心有」？因為這個二乘人呢，你若據然間，就是啊，一開始就給他說空，「是諸法空相」，一切都沒有了，啊，歸無所得，「無智亦無得」，啊，什麼也沒有，他一聽，他就害怕了，說，哦！這完囉！這我還修什麼呢？什麼也沒有，這空，啊，我修也是這樣子，不修也是這樣子，啊，就恐懼起來了！一生恐懼心呢，他根本就不修了，啊，就怕了。
就像說，啊，一開始，他說佛法很容易學的，誰修誰成佛！可是一學上來啊，啊，也不是那麼簡單！啊，今天學一點，還是沒明白；明天又學一點，還是有點糊塗；後天學，還是不知道究竟這個佛法有多深？啊，有多大？於是乎啊，就生了一種啊，退心了。
退心，在這個道場裏邊就要跑了；可是跑，有點呢，還好像捨不得，這就啊，在這個半路上啊，停住！一天到晚就打妄想，怎麼辦？學佛法也學不成，佛法什麼也沒有了！學來學去還是這樣，我這個猴的樣子，那猴子的樣子，還沒有改變，啊，我那個懶的樣子也沒有改變，所以這就啊，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了？
那麼二乘人，所以最初佛不和他說「空」；以後說一半空，啊，那一半沒空；最後啊，說，哦，都沒有了！啊，他又得到都沒有了，都空了，就現出妙有來了。你若不空呢，「妙有」你也得不到。「妙有」，是由真空上，才能有妙有。那麼是不是說離了真空，有這個妙有？也不是的。妙有就是在真空！你真若空了，就有了「妙有」了。為什麼你沒有妙有？因為你沒有真空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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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，在這我們打禪七，最初那個禪七(一九七○年禪七)，我說幾句偈頌。那說的，「十方同聚會，皆共學無為；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」
「十方同聚會」，十方的人呢，啊，同聚會到一起，也可以說是十方諸佛啊，同聚會在一起。怎麼說十方諸佛呢？十方諸佛的化身，不是十方諸佛的法身。我們不知道哪一個，是哪一方佛的化身？或者你是上方的諸佛化身，我是下方諸佛的化身，這沒有一定的。或者他是東方，那個就是西方的，那個又是南方的，那個又是北方，所以這叫啊，啊，十方同聚會。
「皆共學無為」，大家在一起呀，就學這個無為法，無為法呀，就不是有為的。怎麼叫無為法呢？就是啊，很自然的，不著相。無為，也就是這個無相，那麼學這種無相的法。無相法，我常給你們講，啊，你就要沒有煩惱，就要把那個須彌山推倒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又說了這個「無四相」這個法，這都是一種感應，感應道交。
你們不要以為我寫這個偈頌，這是或者想了幾天，或者怎麼樣子，不是的，這是臨時就寫的。我寫這個給你做那個詩啊，都是臨時就寫的，我從來不起草稿，什麼，不起草稿的！寫出什麼算什麼！也很少改的。改，有的時候不這個，不注意啊，把字寫錯了。
啊，好像方才我念十方同聚會，就是念了一個十方選佛場；選佛場，雖然在十方，現在我們這就是一方，就是在這，所以叫十方同聚會，皆共學無為，大家都在學無為法。「此是選佛場啊」，這個地方就是選拔啊，這個諸佛，祖師的一個道場。「心空及第歸」，可是啊，你要心空，才能啊，中頭名狀元，才能啊，得到那一個第一的。心空啊，這個心性的心，啊，心裏頭空了，就及第了。及第，這個就是選上了，就是選上成佛了，這叫及第歸。歸，就是返本還原了。
用功的人呢，我再和你們講幾句啊，要緊的話！不要有一種啊，固執！也不要有一種懶惰！固執啊，就是抓著這個執著不放那麼抓著，這就固執，鑽的堅堅固固的，不放。這用功啊，要活潑起來，不要很死板；死板的，用功就會走火入魔，活潑起來。走火入魔，那就是著魔了！你又不要懶惰，說，我不固執，我就懶惰，很隨便，懈懈怠怠的，那麼願意睡覺就隨它去了，那又錯了！
所以這個用功的人，你們要知道這幾句話，緊了就繃，慢了就鬆，不緊不慢才成功。你太緊，就繃了，好像你射箭的，你那個那個箭的弦的，你用力用的太過了，那個弦就斷了，箭就射不出去，這叫緊了繃。慢了鬆，你慢了，你說慢慢的，我要射箭的時候，這個慢慢的慢慢的，啊，它又沒有力量了。不緊不慢，你才能一射中的，就中你那個目的地了，才能那個箭射的準了。
這個很重要的話，我們這些個人呢，天天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不覺得這個是冷了；可是這兩位居士啊，今天來到這個冰箱裏頭啊，就覺得受不了了。那麼受不了，還能回來，這真是啊，也是不容易的，這就叫難行能行了，難忍能忍了。他們兩位，可以說是啊，啊，所住的地方，都是又有heater（暖氣），又有這個電爐，啊，這個空氣調節一定是很好的。可是到我們這，把這個空氣調節都取消了，那麼他們還要來，今天晚間還隨喜我們法這個會，這是啊，我感覺很特別的，所以對你們大家先說一說。
各位以後到什麼地方，也不要怕它這個那個冰箱的道場，也不要怕。因為你們在冰箱裏邊，再到冰箱裏邊去啊，這根本就沒有問題，所以呀，這一件事情我還不要擔心。但是到了那個沒有冰箱的地方啊，就不要穿那麼多衣服了。
可是啊，我們人要記得，我們釋迦牟尼佛祖師，在雪山呢，那比冰箱更冷的！根本就是個雪山，所以比這個冰箱啊，還冷的更厲害！他能在那個地方打坐六年，那麼樣苦，所以以後他才成佛！
我們現在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也就是啊，時時刻刻記得我們的老祖師釋迦牟尼佛！啊，是在啊，雪山成的道，不是在火山成的道。所以呢，常常記著這一點，就再冷也不怕！因為這個，所以我覺得還出汗！你們各位若不相信的話，你也這樣想一想，也就會出汗了。
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切唯心造啊！你一想冷就冷了，你想熱它就熱了，啊，你想苦它就是苦了，你想樂它就是樂。那個極樂世界，不是啊，他自己樂，不是極樂世界自己樂，是生到極樂世界，就啊，覺得樂，就有這種快樂。我們雖然現在，在這個冰箱裡邊的，好像冰箱的房子裏邊住，不是真是冰箱！你不要又誤會了，說，哦！我們這是冰箱啊，我們這冰箱可以裝一點這個吃的東西，我們人怎麼住到冰箱裏頭了呢？不要因為我說這樣子，你們就以為真是這樣子，這是一個比喻，是一個譬喻。
那麼釋迦牟尼佛在雪山，然後成佛；我們在這個冰箱裏邊住著，想要成一個什麼？各位想一想！說這個，我還沒有想過，想要成什麼？我先告訴你們，我要成什麼？我要成一個凍鬼！凍死的鬼，哈哈！那麼但是啊，你們各位呢，我不希望你們成凍死鬼了，我希望你們都成一位啊，凍成的佛！
如果你們若沒有成，由這種冷啊，成佛的時候，我就一定要成凍死鬼！你們要都成佛了，啊，那我後邊跟著你們，也成了一個佛！由這個鬼呀，凍死鬼，變成啊，這個佛！因為啊，為什麼呢？啊，因為你們都成佛了，我若不跟著你們成佛，那太不公道！啊，為什麼呢？這個世界要講公理，啊，做徒弟的都成佛了，做師父的雖然成個凍死鬼，也會變成啊，一個佛了！這是我的希望。你們各位的希望是什麼，那我不知道了？
為什麼你要住在這個冰箱裏邊？知道不知道？你若知道，我就不需要說了；你若不知道呢？我就要告訴你，就因為有這個凍的因緣，冷的因緣。啊，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。
所以我們住在這個冰箱裏邊，這就有冰箱的因緣；若沒有這個因緣，怎麼會到這個冰箱裏邊來？所以這個你絕定不能否認的，你一定要承認這種因緣。這種因緣結下了，所以現在就要受。人都不相信因緣，所以呀，就不認命；你若相信因緣了，就會認命了。
怎麼樣叫認命呢？就是我對人好，人對我不好，這是因緣，我幫助人，人不幫助我，這是因緣。我不罵人，人罵我，這是因緣。如是因，如是緣；因如是，緣如是，沒有錯的。說，那我才不相信？你到相信的時候，就相信！你現在不到那個時候啊，所以你就不相信。等相信的時候啊，又晚了。
所以呀，這兩位居士也和我們有這種啊，凍的因緣，所以到這來參加我們志個法會。可是啊，「不受苦，不享福啊」，不受一點苦啊，就不會有福報；「不受魔，就不成佛」，那個佛呀，是由那個魔幫助他成的。
所以我有這麼幾句話，今天晚間呢，給你們大家講一講。說的什麼呢？說
「認命要知足」，什麼都認命。我，好像我出家人，沒有人供養我了，咦，這是我就應該這樣子的；有人供養我，咦，這也就應該這樣子。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憂，有人供養我，也不會歡喜；沒有人供養，我也不怕餓死，也不憂愁，這叫認命要知足。知道啊，知足就常樂，能忍就自安。
「煩惱一概除」，知足怎麼辦呢？就沒有煩惱，一切的煩惱啊，都不要它了，這個煩惱把它掉到垃圾籮裏去，和這個垃圾合股去，它們去啊，變成垃圾。「聲色也不好(ㄏㄠˋ)」，啊，什麼聲，聲音，就是音樂啊；色，就是美色呀，也不好。「名利更不圖」，也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啊，自己把自己名都忘了，啊，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，那麼怎麼會又向外邊去求名呢？你自己跟本就沒有名了，哪個是我的名字？我叫什麼名字？忘了。
忘了，為什麼忘了呢？這名字是假的嘛！所以不應該呀，注意的，名。利，就是啊，利，就是錢，更不圖，也不貪；這個圖，就是貪圖，更不圖。「你瞪我沒看見」，你誰瞪我一眼，說，啊，真討厭，我沒看見！你瞪我，是你的事情，我沒看見。
「罵我把理服」，你誰若罵我，我就啊，向你認個錯，說，啊，我真對不起你，所以令你這麼生氣，這麼發脾氣！把理服，用這個理呀，來對他講，拿這個理呀，來和他講道理。講道理，不是說是，哦！我有理，你沒有理，不，跟本我就沒有理，我對人很有禮貌的。譬如，「打我忙跪倒」，誰若打我呢，我就給他跪下。說，那才沒有用呢！那麼你不跪下，又有什麼用？你又有什麼用？忙跪倒。「光笑不會哭」，就會笑，不會哭。
「人間也未有」，這人間呢，你找不出來再有第二的了，這才是真正第一呢！「世界找不出啊」，你在這個世界找不出這樣的人。什麼呢？「西方真衲子啊」，這是西方的一個真佛子。「懷揣摩尼珠」，因為啊，他有了寶貝了，所以他也沒有脾氣了，啊，也沒有貪心，也沒有瞋心，也沒有癡心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啊，這是一個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的人。
在中國有這麼兩句話，說，「養成大拙方為巧，學到如愚始見奇」，這才是，啊，真是很奇怪，怎麼這個人沒有脾氣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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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初漸破外道自性等故，說因緣生法，決定是有。
或者在這個法師啊，就是智光這位論師，他最初啊，立的這個漸教。立的這個漸教啊，是專破旁門外道的。什麼是旁門？什麼是外道？「佛說一切法，因有一切心；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」，所以才說，「一切唯心造」。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那麼這外道呢，他不信這種法，他不信呢，啊，「萬法唯心，唯心萬法」這個道理。他啊，跑到心外去求法，到心的外邊去求法，故名外道，所以叫外道。
你說什麼法不是從心裏生出來的？他說不是。他說什麼法都是從外邊來的，不是心裏頭。啊，好像這個照相鏡子啊，盡向外邊照，沒有啊，迴光返照照照自己。所以這個外道啊，就向外馳求，到外邊去找道去。那麼佛呀，就破這種的外道。
這「自性」：這個自性兩個字在這，我要問一問你們各位，是怎麼樣講法？誰又造的那個河呀？這都是自然的嘛！是這樣子，這個自然性；不是自性，不是自己的佛性，這是自然性。自然的外道，他啊，執斷、執常的這個外道，持牛、狗戒的這個外道，這是這一類，這叫自性等，等於其他持牛、狗戒的外道。
所以才說啊，這個「因緣生法」：佛呢，說這個因緣，就是破這個自然，破外道的自然，他說一切都是從緣生。「決定是有」：說這個一定是有的，這個法是對的，是有這種法，這專門破外道的法。
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，故說依他似有；以彼怖畏此真空故，猶存假名，而接引之。後時，方就究竟，而說緣生即空，平等一味。
「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」：在初這個漸，是破外道自然那種的知見。那麼以後呢，這個漸呢，是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。這小乘啊，他雖然明白這一切法從緣生，但是啊，他認為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有的了。這個他認為這是實在的，是真有的，所以呀，就生出一種執著來。
生出一種執著啊，故說「依他似有」：那麼佛啊，再又要破這種的執心，這種執情，所以呀，才說依他似有，依他起性。依他起性啊，好像有似的，但是實際上是沒有的。「以彼怖畏此真空故」：為什麼說這個似有啊，說這個還沒有完全說空，說這一切都是依他起性、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這三性？
那麼這個三性啊，所以就因為這個二乘的人呢，就是小乘人呢，他不能啊，真正明白這真空的道理，所以你若是和他啊，講這個真空的道理，是一切都空了，沒有了，他就會生一種怖畏心。他說這一切都沒有，都空了，這不是一個斷滅了嗎？那我還修它做什麼呢？啊，於是乎就生大怖畏。因為怕他生這個大怖畏啊，所以才啊，還沒有說這個真空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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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故猶存假名」：還存一個假的名字，「而接引之」：接引這個二乘人。「後時」：最後啊，「方就究竟」：方才啊，就這個究竟圓滿的道理。「而說緣生即空」：說這個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本來是沒有的。平等一味：這平等啊，一味，就是啊，這一個真空的道理，沒有其它道理。
此三次第，如智光論師般若燈論，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。然此二三時，並不能斷一代時教；以各有據，互相違故，各別為於一類機故。
「此三次第」：這三種的次第教，「如智光論師」：好像啊，這個智光這位大的論師啊，「般若燈論」：他啊，作一部般若燈的論，「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」：在這個解釋這個般若燈論的時候啊，那個裏邊，他啊，引用這個大乘的妙智經說，這個大乘的妙智經啊，也就是啊，般若經。這個智啊，就是個般若；大，是摩訶。妙智啊。言其這個般若的智慧，不可思議。所以呀，他引這個大乘妙智經啊，所說的這個道理。
「然此二三時啊」：然則呀，這兩種的三時所立的這麼，「並不能斷一代時教」：它不能啊，判斷呢，這個斷呢，就是判斷，這佛所說的一代時教。為什麼？「以各有據」：因為啊，它各有啊，一種的根據，就是有一種執著。有一種執著啊，「互相違故」：他根據這一部經啊，所立的這個理論，和那一部經的道理啊，或者就不相合，相違，互相違背了。「各別為於一類機故」：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他這個每一個時候啊，各別，單單的，為於一類，在這個這一類的眾生所立的這個教。這個機呀，就是機緣；眾生，就謂之機。
深密經意，為於一類，餐般若者，聞平等空，撥無因果，不了空有無二；故第三時，為其分析，於一法上空有之義。其妙智經，則以一類聞說三性。迷唯識者，未能忘心；觀緣起者，定謂似有。故令總忘心境，即事而真。
得斯意者，則不相違。
「深密經意」：在這個深密經啊，這個它經上的意思，「為於一類」：他呀，是單單的為這一類的眾生，「餐般若者」：就是啊，餐，也就是啊，聞到般若，好像啊，吃東西吃著，吃著般若這個味了。「聞平等空」：在這個般若啊，這個講的平等的空，他聞這個平等空了，他認為啊，這空啊，就無因無果了，它「撥無因果了」：啊，落到啊，這個斷常二邊了，或者執斷，或者執常。他既然是平等空，那就沒有什麼因果囉！啊，也不需要修因證果了，都空了嘛！空了，還修什麼？
「不了空有無二」：他啊，因為撥無因果，他呀，就說沒有因果；不了空有無二故，他呀，不明白，不明了，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；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」，這個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本來沒有分別的，不是兩個。啊，所以在這個「第三時，為其分析於一法上」：在這個第三的時候啊，就為這一類的眾生來分析，分析呀，於一法上，在啊，這一種法上，「空有之義」：啊，在這一法上就有空，就有有，這空有啊，不二這種的道理，空有之義。
「其妙智經」：在這一部妙智經啊，上，「則以一類」：那麼這個妙智經，和這個深密經啊，啊，兩個經就有兩個意思。他這是啊，則以一類，他有另外的一種類的眾生，「聞說三性」：聞說這個依他起性啊，徧計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「迷唯識者」：他呀，迷唯識者，他不懂得呀，這個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這個道理，對這個道理他不明白了，又生了一種執著了。
所以呀，「未能忘心」：他啊，沒能啊，忘心，就是忘了這個心裏這個空。「觀緣起者」：他呀，因為沒能忘心，所以呀，他觀察一切都是啊，從緣起。「定謂似有」：因為啊，他看這一切都是緣起，所以他覺得一定就是「有」。其實啊，那麼就是緣起，也不一定是「有」。所以呀，「故令總忘心境」：所以呀，使令這一類的眾生，總忘心境，把這個心忘了，境也忘了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，無心無境，這個心境都忘了。
「即事而真」：這個事啊，而真，就是這個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；理也不礙事，事也不礙理；這事理不二，所以呀，這即事而真，就是在這個事上，本來是，事本來是空的，就是在這空的就有妙有的。那個妙有，並不是啊，離開這個空而有妙有；這個真空，也不是離開這個真空，另外有一個妙有；所以它本來是一個的。
這個《深密經》，是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的這個法。《妙智經》，又是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的法。這種法，都是啊，單為一類眾生而說的。如果若不是這一類的眾生，那就啊，不契機，也不契理。若是對於這一類的眾生，也可以成契理，又可以成契機，啊，它各為一類的眾生，不是一概而論，不是啊，為這個所有的眾生來說的。
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呢，這兩種的宗，兩部經就不相違背，就沒有「偏執」了，偏於一邊的執著。你若不明白這兩部經所說的這個道理，是單單為這一類眾生說的，啊，你就會啊，生出一種偏執來，就執著說這兩個都不對了，兩個都不對了。你若明白這個道理呢，這兩個就沒有違背。
所以說，「得斯意者，則不相違」：你若明白前邊所講這個兩種的道理，則不相違，就不相違背了，就融會貫通了。啊，所以呀，你研究佛法，必須要啊，懂的多幾部經的道理，然後啊，才能啊，徹底明白這個佛法。
什麼叫單單為一類的眾生而說法呢？我現在給你們舉出一個例子，說明啊，這個道理。譬如，遇見這一類的貪心的眾生，啊，你就要啊，給他說怎麼樣的不貪這種法。遇著瞋心的眾生，你就要給他說怎麼樣子不瞋這種的法。遇著愚癡的眾生，你就給他說啊，怎麼樣不愚癡這種的法。可是啊，你又應該知道，這個貪心的人，你要是啊，即刻叫他不貪了，這是非常困難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為什麼呢？他那個心的根呢，那個貪根生到心裏，你想把這個貪根給他拔出來，那是不容易的。
那怎麼辦呢？這時候你就要現身說法。怎麼樣現身說法呢？你說，哎呀！我呀，這個貪心呢，才大呢，我這個貪心比誰都大！啊，又貪財、又貪色，沒有一樣不貪的。啊，甚至於那個垃圾，我都貪的越多越好。啊，甚至於那個糞，啊，我預備啊，把它堆的像須彌山那麼多。
啊，可是我又一想，等到我死的時候，這些東西又歸到什麼地方了呢？我貪來這麼多，不要說是糞，就算是金銀，死了也帶不去了！喔，於是乎我啊，我就不貪了。我都布施，哈，把我所有的財產都布施出去。他一想，咦，有點道理，我將來要死了，我這些東西能不能帶去呢？也是帶不去的，於是乎，啊，他就不貪了。那麼瞋心也是這樣子，癡心也是這樣子。
啊，好像這個人呢，脾氣最大，啊，除非不講話，一講話就有火氣，啊，就有脾氣。你要說，唉，你這個脾氣這麼大，這是不好啊，不要有脾氣啊，哈！他的脾氣更大了！這無明火，老虎神都來了，那個，啊，無明火生出來，那個脾氣就像老虎那麼厲害！
你要呢，對他講啊，哈哈，你說啊，這個脾氣呀，是不錯的，你要沒脾氣人人都不怕你了。那麼若有脾氣呢，不單人怕，鬼都怕，鬼都不敢接近你了，哈，因為你有脾氣。
我以前呢，也是一個有脾氣的人，不過我這個脾氣呀，發到極點了，我覺得啊，對人人沒有好處，對自己也沒有好處，所以呀，以後我就修這個慈悲心，啊，不發脾氣了！這個人一聽，咦，你也是這麼大脾氣，你現在沒有脾氣了，我也學一學！啊，他就跟著你跑了。
那愚癡的人呢？你說他愚癡，他不相信的。為什麼？就因為他愚癡。他若有智慧，他就會相信你了。因為他愚癡，你說什麼他不相信！你講對的，他也不相信！因為他沒有判斷力，沒有智慧。你說不對的，他也不相信！總有一個狐疑，像那狐狸啊，有懷疑，有疑惑。那麼這樣子呢，你不要對他講，你就去做，往好了做！往真了做！
好像你們到紐約去，那就是做的有點真了，所以呀，回來，把他們那邊的人都給感動了。這就是啊，度愚癡的人，你就要用真實的功夫去感化他。他，你說話他不相信，你做出，他，咦，，這樣子不錯，他們搭這個衣，喔，出家人是應該這樣子的，他就不相信，也相信了。所以呀，啊，那個范某某，也是從紐約跑到這來看你們五位回來是不是那個樣子？是不是就在紐約裝模作樣的？回來，到三藩市又是怎麼樣子？來看一看。
連這個Mrs.殷都是這樣子，來看看。一看，我們這在冰箱裏頭！那麼她臨走的時候，她說，唉，這才是真修行！那麼這就是啊，為某一類眾生，說某一種法的這種道理。
你教化眾生啊，不是發脾氣可以教化眾生的，也不是不發脾氣可以教化眾生的，哎，要發脾氣的時候才發脾氣，不發脾氣的時候就忍辱。忍辱也應該用，是精進也應該用，啊，禪定，智慧這都是少不了的。所以教化眾生啊，你先自己要把自己呀，不貪。不貪名，不圖利，什麼東西都不貪，清清淨淨這絕對成功的。我今天晚間說這個道理，雖然是很淺的，你能記得教化貪心的眾生，是怎麼樣教化；教化瞋心的眾生，怎麼樣教化；教化愚癡的眾生，怎麼樣教化；你切記呀，要把你那個有礙的辯才要收起來，要用這個無礙的辯才！
有礙，什麼叫有礙呢？這個，你這一種的辯才，遇著那些個愚癡的人不認識；遇著有智慧的人，你就生了障礙了。所以呢，不要用心，要用真正的智慧！那個心呢，就是講理的；智慧呢，是認理的，智慧是認識理的；那個心呢，是講理的。要講理，我沒有錯呀，咦！你怎麼這樣講呢？啊，這心呢，就講道理了。這個智慧呢，就是服理，不講道理。你說我不對嘛，啊，我就不對囉！你說我不好嘛，就不好囉！啊，就任勞任怨，這是有智慧，這是無礙辯才，真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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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欲會二宗，須知二宗立義有多差別。略敘數條：一者，一乘三乘別；二，一性五性別；三，唯心真妄別；四，真如隨緣凝然別；五，三性空有即離別；六，生佛不增不減別；七，二諦空有即離別；八，四相一時前後別；九，能所斷證即離別；十，佛身無為有為別。
「然欲會二宗，須知二宗立義」：前邊所說這個兩個宗，一個法相宗，一個法性宗，這兩宗啊，各有各宗的這個道理。這個道理雖然不相同，可是啊，也能啊，融會貫通，把它匯合起來。你想匯合這兩宗的這個道理，須知二宗立義，你呀，應該知道這兩宗的所立的這個宗趣，這種的義理，「有多差別」：那麼這種義理呀，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。你想要把它融會貫通，你必須要知道這不同的地方，有多差別，有很多的分別。
「略敘數條」：略略的敘述出來，敘述出來啊，這個數條。數條啊，就是下邊的十條。這個「條分縷析」，條，這一條一條的，好像那個線呢，就一條一條的，這麼把它分別清楚了。
第一，「一者，一乘三乘別」：在這個第一的，這法性宗，所說的這一乘，法性宗，就是一乘的道理，以為了義。那麼法相呢，就講三乘的道理，講啊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這三乘。是法相的道理，就啊，好像不究竟。一乘，這法性的道理，就比較啊，清楚一點。所以說啊，一乘，三乘都不同的。
在這三乘啊，為什麼說它是法相乘？因為這個一乘，不是啊，那個唯一佛乘，更無一乘那個乘。它這是判的教相啊，這是法相它認為是大乘了義，以大乘了義，為法相宗，所以呀，才叫大乘了義。和那個唯一佛乘，那個真正乘啊，是不同的。這個三乘，是這個法相宗，他判教啊，認為這個是究竟了義的了。那麼實際上呢，這個還不到這個究竟了義這種的道理上。
那麼，三乘，說的是啊，法相宗，那麼他把它分別開，有啊，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；和佛所說的那個四諦、十二因緣、那個六度，那個道理呀，相合的，他分別的比較清楚一點。所以說啊，一乘三乘別，道理啊，是都有一點道理，不過啊，不相同而已，他這個道理說的。那麼在這個一乘，是法性宗所講的。這個三乘呢，是這個法相宗所講的道理。
希望你們各位啊，都能有這種的智慧，聽這個講經的人呢，若講錯了，時時你們會知道。若能這樣子呢，這就是一個明白一點佛法的人了；若不明白的，錯也不知道錯，對也不知道對；所以呢，以後你們各位啊，若都能特別注意，這個我就非常歡喜。因為什麼呢？你們都特別注意這個經典，才知道這個道理。但是可不要啊，沒有錯來找錯！沒有錯呀，來硬說錯，那又是不對。所以這一點你們要特別注意的。
這個一乘三乘，一乘是法性宗所說的道理，那麼也就是佛乘，這一乘。那麼在中午說啊，是總括起來啊，這個大乘叫一乘。那麼現在呀，這個一乘呢，這是說的了義的一乘。三乘呢，就是說的不是了義的，所以呀，分別說三。
「二，一性五性別」：講經啊，就怕遇到這種文，這個一性五性，一乘三乘，你若是記不清楚啊，就講錯。二，一性，什麼叫一性呢？一性，就是佛性。五性，五性的有五種的眾生的性。這一性呢，也是法性宗所說的道理。五性呢，是法相宗所說的道理。這五性啊，有這個定性的聲聞、定性的緣覺、定性的菩薩。怎麼叫定性呢？言其呀，他在這種境界上啊，就不動；到這種地位上啊，他不想往前再進取了，也就是啊，很死板的，不活動。好像那個機器，這個機器呀，不做工，人這個頭腦也像個機器似的，它若不做工啊，就不會想東西了。定性聲聞、定性緣覺、定性菩薩，這叫三乘的人。
還有一個不定性的，這不定性啊，有的時候說就是說頓、漸這兩種性。「頓」，豁然開悟；「漸」，是慢慢的開悟。那麼這不定性啊，通於三乘，也通於聲聞，也通於緣覺，也通於菩薩，也通於佛，所以啊，叫不定；啊，豁然開悟他就證果成佛了。那麼還有一種的性，叫無種性；沒有這個智慧種的性，那麼就有愚癡種性。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人天，人天乘，這叫無種性乘；無種性，也叫人天，就是人天乘。所以這叫五性。
「三，唯心真妄別」：前邊這兩種的道理，這個一性，就是法性宗所立的；五性呢，就是這個法相宗所立的。以下這個八個條呢，條文呢，都是上邊呢，就是法性；下邊呢，就是法相的意思。那麼這暫時呢，大概講一講，詳細講啊，等到那個分齊的那一文裏頭會有詳細的講。
三，唯心真妄別，這個第三種的道理啊，是講這個心，這個心，有真心，有妄心的分別。
四，真如隨緣凝然別：第四種的意思啊，這個法性宗啊，它說這個真如；隨緣，那麼凝然別，凝然呢，就好像啊，凝聚到一起了。啊，就好像那個吃那個牛油啊，那就是凝了，凝結到一起。這凝然，也就好像啊，這個只能隨緣，不能不變；所以前邊不說「只得這個不變，不得隨緣」；別，這個分別。
「五，三性空有即離別」：這個三性，就是依他起性、徧記執性、圓成實性，這三性。這三性，有的說的空，又有說的有，即空即有，即空離空，即有離有，啊這個說的一個不定的道理。
「六，生佛不增不減別」：六所說的眾生和佛呀，這個性都是不增不減的，這種的分別。
「七，二諦空有即離別」：二諦，就是真俗二諦，真諦，俗諦，這兩種諦。空有即離別。
「八，四相一時前後別」：這四相，講過很多這個四相了。這個四相呢，是什麼四相呢？就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這四種相。不是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。生、住、異、滅，我們人呢，這生老病死苦，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，這也是四相。在生的時候，這生相無明，很微細的；生出來呢，就住；住，然後又變異；變異，又滅了；到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種的相上。
前後，啊，一時前後別，在這個一時啊，裏邊，也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這四相。那麼也可以說啊，前後有分別，生了，然後住；住了，然後又異；異，然後又滅，這四種相啊，有前後這種分別。
「九，能所斷證即離別」：九，能所，能斷，和所斷，能證，和所證。那麼你能斷的，是斷的這個煩惱；所斷的，也是斷這無明；能證，證的菩提；所證，也是證的菩提。所以呀，教能所斷證即離別。
「十，佛身無為有為別」：這個十，講的是這個佛身。有無為的佛身，有有為的佛身，啊，有這種的分別。那麼這八種的後邊都有詳細的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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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初二義者，由性有五一不同，故令乘有三一權實。如法相宗意，以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。
「且初二義者」：在這個第一，和第二這兩個意思。「由性有五一不同」：因為這個性，有一性，和五性的不同。在這個這法相宗啊，對這個五性啊，是特別注意的，也特別研究的。那麼所以在玄奘法師當時啊，讚歎這個窺基法師的時候，有這麼兩句話說，說這五性啊，要不是你就不會流通這五性，也就是啊，玄奘法師，讚歎呢，窺基法師，說只有他啊，可以才啊，流傳這種的道理，其他的人呢，是沒有這種力量，也沒有這種智慧，來呀，令這個五性這個道理發揚光大的。因為有五一不同，所以呀，這個性有五一不同，所以令這個乘啊，也有三、一的權實了。
「如法相宗意」：好像法相宗啊，所說這個道理。他就說啊，以這個一乘為權，這一乘啊，是權教，三乘為實教，這是法相宗啊，他們是這樣說的，說一說。
那麼這個道場啊，大家都是為公共來呀，服務的，為道場服務，為道場啊，來做事情；也不要怕辛苦，不要說，哦，這個很麻煩，那個也很麻煩，這個也不願意做，那個也不願意做；那吃飯比什麼都麻煩，怎麼一點都不討厭？穿衣服也不太自在的，啊，也要穿，也不麻煩。那麼既然穿衣服、吃飯、睡覺不怕麻煩，我們做事也就像這樣子，它就不麻煩了。所以呢，我們個人，任何人，不接受任何人的這個錢，一定要經過我們這一個總機關。
故深密三時教中，初皆不成，次一向成，是為若過若不及，皆非了義。第三時中，有性者成，無性不成，方為了義；故云：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。又，初二卷中，皆云：一乘是密意說，故知是權。
「故深密三時教中」：因為前邊所說這個道理的關係，所以呀，在深密經這三時教的裏邊，第一就是「初皆不成」：他說啊，在這個最初這個時候說，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只有佛呀，有這個大覺佛性，一切眾生啊，沒有這種的大覺佛性，所以呀，一切眾生呢，不會成佛的，所以說初皆不成。
「次一向成」：那麼其次的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這一切眾生啊，都向這個成佛，都已經啊，會成佛了。最初呢，就說一切眾生不會成佛。那麼以後呢，又說一切眾生啊，早就成佛了。或者呀，啊，都向這個成佛這條路上走呢，啊，就來快要成佛了。
那麼說這一切眾生不能成佛，只有佛啊，有這個大覺性，一切眾生就沒有這種的希望，也沒有這種資格，這就是啊，把這個眾生啊，壓低了，壓下去，這是一個不及。那麼以後呢，這個第二個時候他又說一切眾生啊，向成佛，早就成佛了，啊，你說究竟哪個是對的？啊，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太過，這又是一個「揚」，揚啊，就是太過了。
就好像這一個人呢，本來說他最不好，最壞的一個人，你罵他罵到極點了，完了，哦，又說他是最好的了，啊，這呀，與道理不相合。那麼先你說他是最壞的，以後又怎麼又變成了一個最好的呢？啊，所以這是啊，不合道理。
所以才說「是為若過若不及」：這種的道理說的一個就是太過了，一個就是不及了。說的那個一切眾生不能成佛呢，那就是個不及，不是中道。說啊，一切眾生早就成佛了，啊，早就應該成佛了，啊，或者已經啊，要成佛了，這就是個太過。一個太過，一個不及，「皆非了義啊」：這個都不是究竟法，不是了義的道理，這個義還沒了呢！
「第三時中」：在這個第三的時候裏邊就說了，「有性者成」：說呀，有佛的種性的眾生啊，都可以成佛；「無性不成」：那麼，啊，沒有這個佛性的，當然不會成佛。「方為了義」：這個呢，才是有一點中道的道理，有一點中道的意思，就了義了。「故云：普為發趣一切乘者」：所以這個第三時啊，又叫啊，啊，普徧為發趣，發這個菩提心呢，啊，到這個一切乘，一切啊，這個佛乘的這個叫這個教。
「又，初二卷」：在第一卷，第二卷中，「皆云」：都啊，這麼說。「一乘是密意啊」：說這個一乘的道理啊，這是啊，佛秘密說的，密意，秘密說的。那麼因為他秘密說的，所以呀，「故知是權」：所以就知道啊，這一個權巧方便的法門。啊，若是啊，不是權巧方便的為什麼要密說呢？密又怎麼說呢？這個密，知道是密說，這是啊，引導一切啊，眾生啊，有好奇的心，好這種奇怪的事情啊，啊，就去找去了；找，其實沒有。
這個所謂密呀，就是一個方便法，啊，方便法，也就好像那空拳度子似的。好像某某地方啊，這個傳法，有人問他說我，哦，說啊，你就拿著這個去教化眾生去！這個是老生常談，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就以為，喔！這個拿著空拳頭都去度眾生，唉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個真是妙！其實怎麼樣呢？這就是一個「空拳度子」，這佛呀，早就啊，說過這個法門了。
說是啊，啊，有個小孩子，看那個小孩子啊，就來爬的掉那個井裏邊去了，落那個井窟窿裏去了。啊，他若是啊，走到那個地方去，把這小孩子拉回來，把他拿回來，這時間也來不及了！於是乎佛就說，啊，這個小兒，小兒！我這個手裏有一塊糖，你要不要啊？這小孩子一聽說有糖了，就回來，自己就爬回來，也不往井裏爬了，就沒有掉到那個井裏頭去。
那麼回來，佛的手裏是不是有一塊糖呢？沒有！說，佛可以變，變出來一塊糖！那變的也是假的嘛！所以這叫空拳度子。那麼他們那個地方啊，把這個公案給偷來了，偷來啊，啊，就來講啊，令人呢，不明白？那麼所以呀，知道這個密說啊，這個法，完全是一種方便法門，權巧方便的法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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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勝鬘經，以一乘為方便故。大般若五百九十三中，善勇猛菩薩言：唯願世尊，哀愍我等，為具宣說如來境智。若有情類，於聲聞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能證得自無漏地。於獨覺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依自乘而得出離。於無上乘性決定者，聞此法已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有情類，雖未已入正性離生，而於三乘性不定者；聞此法已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。
又在這個勝鬘經啊，他也是啊，以這個一乘這個法，為方便法。那麼在大般若經啊，是第五百九十三卷那個裏邊，有一位啊，「善勇猛菩薩」：他就說了，說啊，「唯願世尊」：現在我唯獨願意世尊呢，「哀愍我等」：哀憐呢，愍念我們這一切的眾生，「為具宣說如來境智」：為啊，我們這一切的眾生，來呀，具，就是完全呢，宣說如來的境界，把如來的境啊，和這智啊，境界，和這個智慧啊，這種法門呢，都給我們說一說。
「若有情類」：假設若是有情的眾生，「於聲聞乘性決定者」：他呀，要是應該修聲聞乘的這個，這定性的聲聞，這樣的眾生。「聞此法已」：這樣的眾生，聞呢，如來所說的如來這種境智啊，「速能證得自無漏地」：他呀，很快就能得到啊，自己這個無漏的果位，無漏的這種地位。
「於獨覺乘性決定者」：於啊，或者緣覺，獨覺啊，也就是緣覺，就是辟支佛，性決定者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呢，如來所說如來這個境智這種法啊，「速依自乘而得出離」：就啊，依照他自己這個獨覺乘啊，那麼他就修行，而得出離三界了。
「於無上乘性決定者」：若是有這一類的眾生，無上乘，也就是菩薩乘，性決定者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如來所說這個如來的境智這種的妙法的話，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」：就啊，很快很快他就能證得呀，這個無上正等正覺啊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。
「若有情類」：那麼前邊這是三乘。假設又有啊，一類的有情，「雖未已入正性離生」：雖然呢，他沒有發這個決定心呢，要修行啊，脫離生死這個法門。「而於三乘性不定者」：他呀，於這個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他都沒有決定的，他這個性沒有決定的。「聞此法已」：聽見如來所說的如來境界，和如來智慧這種妙法，「皆發無上正等覺心」：他們也都發呀，這無上正等正覺啊，這種的心了，就是發大菩提心了。
我們修道的人，學佛法的人，不是單單聽了佛法這就有了用了，不是！你聽了佛法，必須要啊，依法修行，這才呀，能有了利用。你若不依法修行，你就聽多少佛法，明白多少佛法，你不去行去，那一點用都沒有了。
怎麼樣行這佛法呢？第一，要把我們這個執情掃乾淨了。什麼叫執情呢？就是你所執著的這種的情，你所放不下的這種情，你所看不破的這種情，你所離不開的這種情，看不破的，你要把它看破了；放不下的，要把它放下；這才能得到自在。
要啊，發菩薩心，利益一切的眾生。不要啊，學這個二乘的人，自了漢，自己就顧自己，不管他人。一有了什麼事情，就怕麻煩，不肯行菩薩道，這是一個錯誤。
我們修道的人，沒有麻煩的時候，你不要找煩惱，不要去找這個麻煩了，自找煩惱，自己呀，把那個煩惱找到自己家裏來。本來自性是很清淨的，你單單的，啊，要打一些個不乾淨的妄想，你說這個麻煩多厲害？這比外邊的麻煩更厲害！沒有麻煩，你要找麻煩。
修道的人，沒有麻煩的時候不要找麻煩，不要自己呀，沒有事情找事情來幹。那麼有麻煩了呢，也不要怕麻煩，麻煩來了你不要怕；哦，這個不行了不行了，這個太麻煩了，嘿，那你一怕，你愈怕愈麻煩！
為什麼呢？你太執著了嘛！你要是沒有執著，「事來則應」，事，就是麻煩(事情的事)，來了，就應酬它；「事去則靜」，那個事情去了，沒有了，空了。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鏡子似的。那個鏡子，你看它照物，物來了，就現出這一個形相；物去了呢，沒有了，啊，圓明光燦爛那真是！
那個鏡子，他說什麼？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光，寂照，常寂照；凡夫謂之死，外道謂之斷，執為斷。這是很平常的幾句話，沒有什麼。
啊，那麼你能像這個鏡子似的，那也無思無慮，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。啊，既沒有煩惱，又沒有麻煩。啊，因為什麼？你太清淨了。那個鏡子裏頭，你不要把那個鏡子你被塵染污上，被那個塵土啊，遮上了。那塵土是什麼呢？就是你那些個不乾淨的妄想。鏡子是什麼呢？就是你自己本有的那個智慧。
你有不乾淨妄想，啊，智慧就沒有了。沒有麻煩，你不要找麻煩；有麻煩的時候，不要怕麻煩；主要在這個地方！
那麼想行菩薩道的人，想修持利益眾生的這個行門，就是要啊，把好事給他人，壞事給自己。凡是有利益的事情都布施給他人，啊，這個沒有利益的事情，自己呀，留著。所以你們受菩薩戒的人，都應該啊，知道這一點。
Door2-134-043
深密第二，大意同此。又云：一切趣寂聲聞種性，補特伽羅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，方便化導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「深密第二，大意同此」：在前邊所說這一段文，那麼在深密經上啊，這個第二卷，大意同此，這個大概的意思，和這個意思啊，是相同的。「又云」：又啊，說了；說，「一切趣寂聲聞種性」：說啊，這一切趣寂，就是啊，這一切的聲聞，想要啊，到這個寂靜處，這一類的種性。
「補特伽羅」：這補特伽羅，有的地方翻譯呀，成「人」，有的地方呢，翻譯呀，成「數取趣」(數，就是數目的數；取啊，愛緣取那個取；趣呢，這個趣就是這個趣記這個趣)。言其呀，他很多次，數數而生，數數啊，都趣向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所以叫數取趣。也就是啊，人的這個意思，言其人呢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頭，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，忽然做人，忽然就做鬼，忽然又做畜生，忽然墮地獄。那麼這個數取趣。
「雖蒙諸佛施設種種」：雖然呢，承蒙著十方的諸佛如來這種慈悲，施設種種「勇猛加行」：啊，設出來種種的方便法門，設出來種種的精進法門，設出來以種種的勇猛加行的法門。加行呢，就是啊，越精進嘛，越要精進，越勇猛，越要勇猛，比這個，以前就勇猛了，比這個更勇猛。「方便」：這種種的方便，「化導」：佛呀，用眾種的方便化導這一切的眾生。
「終不能令當坐道場」：可是雖然呢，佛啊，這樣的慈悲，設出種種的方便法門，啊，善巧方便來教化眾生，可是啊，始終不能啊，令這一類的眾生啊，當坐道場，就在今生啊，就成佛，能啊，坐菩提道場，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：他不能啊，就在這一生啊，就成佛，啊，一生啊，就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這種的果位。
又，十輪第九，亦說三乘各定差別，皆以性定五故。故楞伽中，佛告大慧，有五種種性：一聲聞乘性，二辟支佛乘性，三如來乘性，四不定乘性，五者無性。大莊嚴論，及瑜伽論，皆同此說。
又在這個十輪經上啊，第九卷，「亦說三乘各定差別」：在這一部經上啊，也說這個三乘，各定差別，各有啊，各的不同的這種差別。「皆以性定五故」：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有五種的性的緣故，有五種啊，這個定性的緣故。
「故楞伽中，佛告大慧」：因為啊，這個在楞伽經裏邊，也有這樣說。楞伽經，楞伽，各位知不知道這個楞伽是怎麼樣講法？先不講，等一等問一問。佛告大慧，「有五種種性」：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向這個有一位大慧菩薩說，說這個眾生啊，有五種的種性。
第一種啊，就是「聲聞乘性」：修這個聲聞法的，這一類的眾生。第二呢，「辟支佛乘性」：辟支佛，又叫緣覺，他修十二因緣法的，這一類的乘性。第三呢，是「如來乘性」：這如來乘性，也就是菩薩乘，因為菩薩可以稱如來。四，「不定乘性」：四啊，這一類的乘性啊，就是不定，有頓超的，有漸修的，這一類的沒有一定的這個乘性。「五者無性」：第五種的這個種性，是沒有種性。這是啊，人天乘。
「大莊嚴論」：這個大莊嚴論上，「及瑜伽論，皆同此說」：和這個瑜伽論呢，也都有這樣說的這個道理。
現在我們講研究研究這個楞伽，這個楞伽兩個字是什麼意思？誰知道誰就快說，講啊，很多了，過去講過很多次，「楞伽」，這個地名，這個地方的名字，這個地方名字，也可以說是山的名字，楞伽山；也可以說是個城的名字，楞伽城。翻譯，那麼這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什麼呢？一說「不可往」。
那麼不可往，在什麼地方，我們也不知道，因為不可往。那怎麼會有這麼個名字呢？又叫「不可到」，到不了那個地方。什麼人到不了呢？凡夫到不了。這鬼神呢，可以到得了；菩薩，阿羅漢可以到得了；佛，更可以到得了。所以佛啊，常常在這個山上來說經，說這個《楞伽經》，所以呀，這個經就以地為名，以這個山呢，作它的名字。
這個經啊，有三個法師他翻譯過。有這個宋朝，求那跋陀羅，他翻譯過這部經。又菩提流支，也翻譯過這部經。還有實叉難陀，都翻譯過這個經。不過名字呢，大同小異，稍稍不同的地方。那麼這個地方啊，這個地方名字又有一種寶，叫「楞伽寶」，因為這個山上出這種的寶物。這種寶物呢，也是人間呢，人得不到的，所以呀，又叫「不可得」，又可以翻意不可得，得不到。
那麼就沒有希望囉！啊，但是這個佛呀，說經在這個地方，所以這個地方啊，也就出了貴，就得，不能得、不能到、不可往，啊，這佛啊，也到了，也得了，也往了，所以用這個來作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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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戒，地持，雖但說二種性：一、有種性，二、無種性。亦云：無種性人，無種性故，雖復勤行精進，終不能得無上菩提；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。無性，瑜伽亦同此說。
那麼方才呀，所說這個楞伽城、楞伽山、楞伽寶，說人到不了，現在啊，人若願意到，就到得了了；人若願意得，也得的了了；人若願意去啊，也去得了。這個地方在什麼地方呢？就在錫蘭（斯里蘭卡），錫蘭呢，有這麼一個楞伽山。那麼將來誰願意去環遊世界，都可以到那參觀參觀。因為以前沒有直升飛機到不了；現在可以坐直升飛機呀，飛到那個頂上去。
「善戒，地持」：善戒經，和地持經，「雖但說二種性」：雖然呢，他啊，說有兩種的種性。這兩種的種性啊，是什麼呢？一、就是「有種性」：有佛的種性。二呢，就是「無種性」：沒有啊，這個成佛的種性。
「亦云，無種性人」：也就是啊，說，又叫一個名字叫無種性的人，「無種性故」：因為啊，他沒有成佛的這個種性的緣故。「雖復勤行精進呢」：雖然他啊，非常的精進，啊，不懶惰，「終不能得」：他可是啊，因為他沒有成佛的這個種性啊，終不能得，始終啊，他也得不到「無上菩提」：得不到啊，這無上正等正覺。
「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」：但只可以呀，將來生天，或者作一個好人，啊，以人天這種的善根而成熟之，將來結果啊，也就是生到天上去，或者做人間的一個富貴的人。啊，因為啊，他沒有成佛的這種性。在瑜伽那個論呢，「亦同此說」：也是這樣講的。
那麼學佛法的人，聽經的人，越學越要聰明，也越學越要愚癡，也越學越要不愚癡，也越學越要不聰明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越學越要聰明，就沒有無明了；也就是沒有脾氣了，不發火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在學法的期間，沒有理由啊，你越學越脾氣大，越學越這個無明越重，所以呀，應該越學越聰明。
越學越愚癡呢，就是啊，要利益他人，不利益自己，沒有自私心了。沒有自私心，在一般人看來，你是很愚癡，其實你是很聰明。又要越學越不聰明，越學越不愚癡，這個道理呢，和前面那個道理是一樣的。
一天比一天的，好像啊，和以前一樣，可是，你在不知不覺這種的境界上，轉變了很多；轉變的，和你以前那種聰明不同了，和你以前的那種愚癡也不同了。啊，所以呀，把這些個無明，煩惱，都要撇到九霄雲外去，撇到十萬八千里以外去，不要再跟著這個無明，煩惱，天天來跑了。
我記得這打七的時候，啊，她說，坐那個地方，這個腦裏頭，就很多垃圾。還有一個最要緊的念頭是什麼呢？就等著打這個引磬。現在我們又打七了，或者也有人這樣子。那麼若有人這樣子，你可以問問以前那些個修道的人，啊，她把那個垃圾怎麼樣收拾乾淨的？啊，她怎麼樣不等著這個引磬了，引磬響了？可以研究一下。
若法性宗意，則以三乘是權，一乘為實。法華經云：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；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又云：初以三乘引導眾生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。
「若法性宗意」：前邊呢，講的那是法相宗。法相宗，以一乘為權，三乘為實。現在啊，是講法性宗。法性宗的意思呢，「則以三乘是權」：這個三乘啊，是屬於權教，一乘啊，是實教。和這個法相宗呢，正相反。
「法華經云」：在啊，法華經裏邊呢，這個有幾句經文說的，證明這個法性宗啊，這個道理是對的。經文呢，有幾句就這樣說，說，「十方佛土中」：在啊，這個十方一切諸佛的國土裏邊，「唯有一乘法呀」：只有這一乘法呀，這是真的。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在法性就說一乘為實。
「無二亦無三」：無二，就是沒有第二；無三呢，就沒有第三，只有一個第一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又有的人講嘛，說是無二，就是沒有二乘，不是單單沒有第二，就是沒有二乘，沒有聲聞，和緣覺。亦無三，說是啊，不單沒有聲聞、緣覺，就是連菩薩乘啊，都是權的，啊，所以亦無三，也沒有三乘法。這也是一個講法。那麼無二無三，只有一乘法；一乘，就是唯一佛乘，更無餘乘，所以說無二亦無三。
那麼既然說沒有二乘，又沒有三乘，佛為什麼又說一個二乘，說一個三乘呢？
啊，這下邊這一句就說了，「除佛方便說」：這個佛除去啊，所說的無二亦無三呢，這個除去佛呀，方便說法。若是沒有除去佛這個方便說法呢，二也有，三也有，也有二乘，也有三乘。
不過，這個就是啊，所謂：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。成佛的時候啊，沒有兩條路，只有啊，一條路。可是方便法門呢，就很多的，所以說啊，這個方便說法，也可以有二，也可以有三，又可以有四，又可以有五；你願意說多少，只怕你啊，分析不出來；你若分析出來呢，這方便法門分析出來多少，能分別出來多少法門都可以的。
「又云：初以三乘引導眾生」：是最初啊，佛呀，用這個三乘法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來呀，引導這一切的眾生，令眾生啊，沒有那麼害怕，沒有那麼恐怖，啊，令他呀，有一種精進的心。「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」：然後說完了三乘法之後，就是啊，用這個大乘法，來呀，度脫這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究竟成佛！這是啊，佛最根本的一種啊，思想，就是啊，令一切眾生同成佛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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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性唯一故，故云：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。又第三云：一相一味，究竟涅槃，常寂滅相。
「以性唯一故」：這個佛性啊，都是一個的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。那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所以說啊，這個以性唯一故，以性啊，都是每一個眾生，都有佛性，都有一份佛性。「故云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法華經上又說。
「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」：這個十方的諸佛呀，兩足尊，各位記得這個兩足尊，不記得了，兩足尊，是怎麼樣講法的？等一等啊，大家講一講。知法常無性，這個諸佛呀，兩足尊，他知道啊，這一切法呀，是空的。無性，就是空的，是諸法空相；一切法空，所以呀，這是知法常無性。
「又第三云，一相一味」：這個第三，就是啊，這個法華經啊，第三，他說啊，一相一味，一相，就是無二相；一味，也平等一味；這是啊，究竟的涅槃。「常寂滅相」：常啊，寂滅，沒有相。沒有相，是沒有一切的世間相，也沒有一個出世間的相，就是啊，這種常寂光淨土。常寂光淨土，是諸佛的法性所成就，所以呀，它常自寂滅相。
講一講這個兩足尊是什麼意思？啊，福，怎麼會足呢？慧，又怎麼會足呢？因為他修福，所以就福足了；因為他修慧，所以就慧足了。怎麼樣修福呢？是利益一切的人。怎麼樣修慧呢？啊，是利益自己。修福就是利人，修慧就是利己，這叫自利利他。
這修慧怎麼樣修法呢？你想不想修慧啊？你若想修慧，我就告訴你怎麼樣修法。印經啊，這是修慧；弘揚佛法呀，這是修慧；轉大法輪呢，這是修慧。啊，譬如有人印《六祖壇經》了，啊，我印它五十部，無論如何呀，要跑到人前面去，不要跑到人家後面去。啊，你這有五百個人，你跑到五百個人前面去了，啊，將來你的智慧就超過這五百個人。
修福呢，也是這樣子，譬如，有什麼功德，這有一千個人，啊，你做這功德就超過這一千人的功德，那你將來呀，的福報，就比這一千個人的都多。說，那怎麼樣做啊？布施，我又沒有錢！怎麼樣做？你做人家不能做的，人家不願意做的，你來做。
譬如在廟上，人人都不願意掃地，你來掃地，這就是修福，莊嚴自己的福。沒有人願意做飯，你來做飯，這也是莊嚴自己的福。沒有人燒水，你來燒水，這也是莊嚴自己的福。這種福，都是無量無邊的，沒有數目可以計算的。
啊，那麼掃地，大家在這個佛殿裏頭，覺得非常的乾淨，清淨莊嚴，令大家都生一種菩提心，這無形中，啊，就是莊嚴你的福，莊嚴你的慧。啊，做飯給大家吃，燒水給大家喝，這都是啊，修福修慧的地方。你若能多看經，多念經，你就聰明了。你念經，持咒，拜經，這都是修慧的。這慧，就是從啊，這個經典上來的，經典上就有般若，這個般若，就增加你的智慧。
所以呢，大家對這一點呢，要特別注意。為什麼我要提出這個兩足尊來呢？就是希望我們大家都做兩足尊，不要單單呢，讓佛自己做兩足尊，我們沒有份。我們都可以做兩足尊的，你也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，但是要足！啊，若不足，就不能做兩足尊。不足，就是沒有夠，啊，還不圓滿；你若圓滿了，就是兩足尊。所以這一點呢，這各位要特別注意。
那麼還有你要福足，慧足，不要苦足啊，愚足。
涅槃亦云：佛性者，名為一乘。師子吼者，名決定說；決定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凡是有心，定當作佛。三十三又云：一切眾生，同有佛性，皆同一乘，同一解脫。一因一果，同一甘露，一切當得常樂我淨，是名一味。
在《涅槃經》上啊，也有這樣說，說「佛性者」：什麼叫佛性呢？佛性「名為一乘」：這一乘的法，就是佛性，也就是真如，也就是啊，啊，佛性的本體。「師子吼者，名決定說」：什麼又叫師子吼呢？獅子啊，吼叫，什麼叫獅子吼叫呢？就是決定說，不是啊，不定說。
決定說，說什麼？決定啊，決定宣說呀，決定啊，要啊，明明白白的宣說出來。宣說什麼呢？宣說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：一切眾生啊，都有這個佛性，都有這一乘的種子，都有這一乘的程度，啊，都具足真如的自性。「凡是有心」：凡是啊，有這個心的，這一切眾生，「定當作佛」：都啊，可以作佛。這個有心，也就是有情，定當作佛，一定啊，作佛，成佛，這是啊，決定說。
「三十三又云」：在這個三十三品他又說，啊，「一切眾生，同有佛性」：那麼也是這樣說呀，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「皆同一乘」：啊，都是啊，具足這一乘的佛性，「同一解脫」：也呀，啊，同等得到啊，這個解脫、自在。
「一因一果」：這個因也是一樣的因，果也是一樣的果，「同一甘露」：同一甘露，還是同一佛性。「一切當得常樂我淨啊」：一切眾生啊，都應該得到這個常樂我淨這涅槃的四德，「是名一味」：所以呀，給它起個名字又叫一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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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法華第三云：我滅度後，復有弟子，不聞是經，不知不覺菩薩所行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，當入涅槃。我於餘國作佛，更有異名，是人雖生滅度之想，入於涅槃。而於彼土，求佛智慧，得聞是經，唯以佛乘而得滅度等。
「又法華第三云」：在這個法華經第三說了，說是啊，「我滅度後」：等啊，將來我入涅槃之後，釋迦牟尼佛自己說，「復有弟子」：又有很多的佛的弟子，「不聞是經」：他啊，沒有聽見佛所說這個法華經，「不知不覺」：他啊，也不明白，也沒有啊，這種的智慧，也不覺悟，「菩薩所行」：菩薩呀，所行這個行門，就是六度萬行，這菩薩所修的。
「於所得功德」：他呀，自己認為他自己所得的這種功德，就是所修的，得到這種的修行的功德，「生滅度想」：他呀，自己認為啊，功德圓滿了，生一種啊，滅度想，自己要入涅槃了，啊，「當入涅槃」：他啊，應該入涅槃，這個涅槃呢，就是那個趣寂，趣寂呀，也就是啊，所說的入涅槃。
「我於餘國呀」：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就說，說我在呀，其它的國土，這叫餘國。也可以說是啊，在這個有餘的國土；也就是啊，這個四土之中，啊，方便有餘土。有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淨土。啊，這個在於國土啊，也可以說是啊，在方便有餘土。「作佛呀」：於彼國，於國作佛，成佛了。「更有異名」：可是啊，在其它的國家啊，成佛啊，這個名字，又是另外的一個名字了，不是釋迦牟尼佛了，是另外一個佛的名字。
「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啊」：說這個啊，人，他雖然呢，自己認為自己所得的功德，所修的功德，啊，他自己呀，滅度之想，要入滅度了，入於涅槃了。那麼滅而度之，入於涅槃了。「而於彼土啊」：他呢，雖然生滅度之想啊，生這個滅度之想啊，但是啊，他不能成佛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定性聲聞，他啊，是在那個中道自劃，在中道上啊，自己就停止了，啊，止於化城，不再往前呢，進了，不想到那個寶所了。所以呢，他雖然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，但是不是真正啊，入涅槃，他啊，得不到這個常樂我淨的涅槃四德。
「而於彼土，求佛智慧，得聞是經」：在其它的國土啊，他又想啊，求佛的智慧，得聞是經，啊，聽見呢，這一部《妙法蓮華經》了。「唯以佛乘而得滅度等」：他呀，經上說，只可以呀，修這個佛乘，而才能得到啊，真正的滅度的這個果位。等，就是啊，還有很多的經文是這樣說。
智論九十五亦同此說，明知趣寂，決定迴心。法華論中：四聲聞內，決定及增上慢，此二根未熟故，菩薩與說，方便令發心。
在大智度論呢，九十五，也和這個說法是相同的，那個上啊，是說明了這個趣寂的聲聞，「決定迴心」：他可以呀，迴小向大，能以啊，再發菩提心。「法華論中」：又有一部法華論呢，裏邊說，「四聲聞內，決定及增上慢，此二根未熟故」：有四種聲聞。這四種聲聞呢，第一，就是啊，決定聲聞。第二，是增上慢聲聞。第三，是退失菩提心聲聞。第四，是應化聲聞。
前邊這兩種，這是啊，說的決定聲聞，和這個增上的慢聲聞，都啊，不能成佛。那麼因為這個決定聲聞呢，他就是啊，做這個焦芽敗種，自了漢，他只啊，知道自己，不知道教化眾生。增上慢的聲聞呢，他啊，總覺得自己比誰都高，有一種增上慢。好像佛啊，說法華經的時候，有五千退席，那五千的，就是都是增上慢的聲聞，五千多這個比丘都退席了，那就是增上慢聲聞。
退失菩提心聲聞，有這個聲聞，他又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行行他又不行了，又退了。就好像舍利弗啊，發心行菩薩道，人家化他的眼睛，啊，以後他就覺得菩薩故道難行啊，就退失菩提心了。那麼所以舍利弗啊，在過去兩萬佛啊，以前，他就發菩提心，那麼到現在還是聲聞，這叫啊，退失菩提心的聲聞。
那麼好像我們現在這個佛堂裏邊，這幾位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我知道啊，他們在很久以前，大約在唐朝的時候，就一起出家修行，到現在發心要退，要往後跑；所以修行啊，是不容易的，這也就是啊，退失菩提心的比丘，比丘也就是聲聞。
那麼應化的聲聞，什麼叫應化的聲聞？好像富樓那，內秘菩薩行，外現聲聞身，他啊，外邊雖然是一個聲聞比丘，內裏頭啊，他是行菩薩道。還有阿難尊者，啊，在啊，無量佛出世，他都啊，當侍者，他就發願給佛當侍者。啊，無論哪一位佛成佛了，他都去給當侍者去，是阿難的應化身。
還有羅睺羅，羅睺羅發的什麼願呢？無論哪一位佛成佛，他要發願去這個佛做兒子，當兒子，當長子，做啊，十方一切諸佛的長子，那麼這都是啊，應化身的聲聞。這四種聲聞。
決定及增上慢，在這個決定聲聞，和增上慢的聲聞，「此二根未熟故」：這兩種的根呢，他現在因為沒有熟的緣故。「菩薩與說，方便令發心」：菩薩呀，給他說啊，這個授記這個法，令他發菩提心。那麼佛呢，就不給這兩種聲聞呢，授記，菩薩給他們授記。
Door2-138-047

既云未熟，明必當熟；方便令發，即菩提心。不可不順己宗，判為論錯。
既然說是啊，那個根還沒有熟呢，根沒有熟，好像種到地上的這五穀一樣，雖然它現在沒有熟，可是它種到地上長出來了，將來一定會熟的，所以說，「明必當熟」：現在他雖然，啊，是決定的這個聲聞，和增上慢的聲聞，他根沒有熟呢，將來呀，他一定會熟的。所以呀，「方便令發」：這個菩薩呀，用一種方便，來令他發菩提心；既然令他發，這就是菩提心，就是發菩提心。所以呀，說「即菩提心」。
「不可」：你不可以呀，因為他不順著自己這個宗，啊，自己呀，這個教理，「判為論錯」：你就判斷他，說，啊，這個論是錯了，不是的，不可以這樣子的。
教化人呢，非常的困難！你想這個人呢，修行，他就偏偏不修行；你以為這個人他守規矩，他偏偏要不守規矩。啊，有的時候，他不守規矩，犯規矩了，他認為是守規矩；有的時候啊，這事情呢，他又認為是犯規矩了。
入楞伽第二、第四、第七，同說二乘無實涅槃，但是三昧力故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。法華論中，意亦同此，皆是假說涅槃，故云三昧。勝鬘亦云：言諸二乘得涅槃者，是佛方便。又無上依經，寶性佛性二論，皆說入寂二乘，於三界外，更受變易。密嚴經中，二乘畢無灰斷永滅。
「入楞伽」：這就是楞伽經，入楞伽，是啊，佛入這個楞伽王城，說這一部經》。在第二卷，和第四卷，第七卷，這三卷裏邊呢，這個經都說，「同說二乘無實涅槃」：他們都講這個二乘的人，沒有啊，真實入涅槃的這種的果。那麼怎麼樣的呢？「但是三昧力故」：他就是啊，藉著這個定力的緣故，在那啊，能以入定，能以呀，「灰身泯智」，啊，把這個身體呀，也像沒有了似的；智慧啊，也不生了。
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呀」：這種二乘人，就是聲聞，緣覺，他們雖然沒有真正的入到這個無餘涅槃，他們在這化城上住，止於化城，沒有到這個寶所啊，這個地方；可是他將來呢，後必當得無上菩提，將來啊，也可以得到這個無上的大涅槃，這是將來的，現在不能得；這是楞伽經啊，是這樣說。「法華論中」：在這一部法華論呢，「意亦同此」：他這個意思啊，也和這個經的意思啊，是大概相同的。
「皆是假說涅槃呢」：啊，他這個雖然說是涅槃，但是不是真正的無餘涅槃，是有餘的涅槃。這有餘的涅槃，所以說啊，是皆是假說涅槃，假借這個涅槃的名字來呀，說，不是真正得到這個涅槃了。是教他生一種的希望的心，說有得到涅槃了，其實啊，這就是得到一種啊，定力。在這個定力呀，有這種的很自在的這種境界，很快樂的；可不是啊，涅槃那個常樂我淨，那四種的大波羅蜜，不是啊，如來那個法身的四德。
啊，「勝鬘亦云」：在有一部勝鬘經啊，也這樣說，「言諸二乘得涅槃者」：這個勝鬘經上說啊，說這二乘人呢，說他得涅槃的這種的說法呀，「是佛法便」：這是啊，十方諸佛所設的方便法門，不是究竟法門，是說的一種方便法門。「又無上依經」：又這個無上依經啊，和這個「寶性佛性二論」：這有兩種論。「皆說入寂二乘」：都是這樣說，說這個二乘的人呢，入寂，入涅槃，啊，這種的說入寂，入涅槃這種的說法呀，不是得到究竟的涅槃。
「於三界外」：在這個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外邊，「更受變易」：這個變易呢，是一種啊，生死的別名。羅漢了了這個分段生死，沒有了啊，這個變易生死。分段生死，怎麼叫分段生死呢？就是你有你一分，我有我一分，各人有各人的一分；有那一段，你有你的一段，我有我的一段；那麼這叫啊，分段生死。也就是啊，由生到死這有一個段落，有一個時間，所以叫分段生死。
變易生死是什麼呢？變易，就是啊，你心裏邊那個念。一念變易，就一念生死；念念的變易，就是念念生死，在你這個念裏邊，有這個變易生死。這就是啊，沒有真正啊，到那個究竟涅槃那個果德上，所以說啊，更要受這個變易生死。
「密嚴經中」：有一部經啊，叫密嚴經，那個上也說啊，「二乘畢無灰斷」：畢竟他也啊，不會得到這個灰斷；灰，像那灰裏頭沒有火了似的；斷，到這個斷德。啊「永滅」：永遠呢，他啊，沒有生死了，永遠呢，不生這個妄想了。那麼畢無灰斷永滅，就是啊，不能得到啊，這個究竟的涅槃。
方才講這個三界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叫三界。所有的一切眾生，都在這三界裏邊；要超出這三界之外，那就啊，到常寂光淨土，也就啊，入無餘涅槃。可是這個定性聲聞，和這個增上慢的聲聞，他們呢，都不能超出這三界；即便超出三界，因為啊，他的心量小，也不能得到究竟的涅槃，所以呀，還有變易生死。
講到這個三界，第一是欲界，怎麼叫欲界呢？這個欲，就是以一種染污的為義，染污，染污法，不清淨。這個欲界，一切眾生，就是啊，色欲而生，色欲而死，生生死死都在這個色欲裏頭啊，來轉，都是不清淨的。眾生因為色欲而生，也受這種的習氣種子，就色欲而死。
你看一看，這一切眾生，哪一類的眾生沒有這種欲念？這欲，也就是一種情欲，有這種情欲，就有所染污，就是不清淨了。所以修道的人，要清心寡欲，要把這個心呢，時時刻刻都要它清淨，這個欲念呢，時時刻刻都要沒有它，要寡少它。寡欲，就是寡少這個欲。
Door2-139-048

我們人在這個世界上，為什麼會有麻煩呢？也就因為有欲。這個欲，就是貪欲，由貪心生出來的欲念，就啊，造作出來一些個不清淨的因，結了一些個不清淨的果。你細研究研究，人有人的欲，物有物的欲，這一切的物，一切的眾生，一切的畜生，他們有他們的欲。
你有知覺的人，有這種情感的人，也就是有知覺的眾生，和有情感的眾生，都有欲。你有知覺，有情感，若能沒有欲，這就是啊，這個到清淨的本體上了。這欲界啊，就貪欲。
這色界的眾生呢，有色界，有貪色，貪的時候，欲就沒有什麼欲了，但是還試著住到這個色上，著住到這個顏色上，啊，有一種執著。欲界的眾生就執著這個欲，色界的眾生就執著這個色了。
無色界的眾生呢，啊，他沒有色的執著了，過去這一步，啊，他又執著到這個無色上，還是沒能得到解脫，還是啊，有所罣礙。所以呢，因為有所執著，執著這無色，執著這個色，執著這個欲，就不能啊，超出三界去了。
很聰明的人，啊，對這個欲上啊，也放不下；覺得好像要放下、要放下，啊，又放不下了；要放下、要放下，又放不下了；又迷了。啊，為什麼這樣子呢？就因為沒有真正的智慧。若有真正的智慧，說放下就放下，用這個智慧劍，啊，把這個情欲，一劍就把它斬斷了。因為你沒有智慧劍，所以呀，就斬不斷；斬不斷，就在三界裏頭轉，轉來轉去。
啊，有一生啊，這欲念輕一點，生到這個色界；啊，又輕一點，生到無色界了。啊，無色界，到那個地方，這個欲念又發作了，這種啊，舊毛病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貪欲了，啊，所以又回到這個欲界；由欲界到色界，色界到無色界，再來回轉。所以呀，這個六道輪迴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六道輪迴，這個三界，啊，轉來轉去的，在這裏邊呢，啊，總是跑不出去這三界。
所以在古人說，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呀」，三界無安，沒有平安的地方，好像火宅似的。
那麼要想超出這個三界，你就要啊，時時刻刻用功修行，學啊，這個清心寡欲的功夫。那麼這個三界呀，是不容易超出去。那麼不容易超出去，是因為你不知道超出去這個方法，所以呀，就不容易超出去。你要知道這個方法了呢，也可以超出。
Door2-140-001 38.華嚴經疏淺釋-第二門-宣化上人
古人呢，有這麼幾句偈頌，說的很不錯的。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「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」。
「六欲諸天呢」，就是我們所住的這個地方，這就是在六欲諸天呢，以內的。「具五衰」，這裏頭有五衰相現。五衰呀，以前講了很多次，有一些個或者沒有聽過的，那麼再來講一講。或者有人已經聽過的呢，又忘了。或者有人呢，聽過沒有忘，但是既的也不太清楚了。你若問他第一衰是什麼？他就答出一個第五衰來；你若問他五衰，他又答初三衰來；所以記的不清楚，現在再把它講一講。
第一的，是「花冠萎謝」，天人呢，戴的帽子是花做成的，這種花，不是啊，由地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啊，由天上長出來的，它是自然呢，成就的。你生到天上去，這個時候，你就有啊，這一個花做成的帽子，戴到你頭上，莊嚴你的這種相好。戴這花的帽子，比那皇帝戴的那個珠寶冠呢，珠寶那個帽子，還美麗的多，他這種花。
你等五衰相現的時候啊，這個花的帽子自己就落了，這花也都乾了。若沒有五衰相現的時候，這個花冠時時它都是新鮮的，都是啊，美麗的。那麼這五衰一現相，哦，這花冠也沒有了，這就知道啊，這個天人要死了。這五衰現相就是天人死的時候，就有五衰現相。
第二呢，「衣著塵埃」，天人的衣服，和我們人間的這個所穿的衣服不同的。天人的衣服，非常的輕，啊，非常的美麗，非常的莊嚴，永遠都不用洗的。不用說啊，啊，拿去到這個洗衣服館裏頭洗一洗，然後又要啊，用那個機器把它乾了它，不用的。這個洗衣服啊，有機器洗，有那個乾衣機，雖然已經就很省事了；哎，天人呢，根本就不需要這個，沒有這麼多麻煩的事情，衣服啊，永遠都是乾淨的，都是新鮮的。等到五衰相現的時候，哦，麻煩就來了，啊，什麼呢？這衣服也邋遢了，洗也洗不乾淨，這衣著塵埃了。
天人的身上啊，常常放香氣，有一股清香。為什麼他有清香呢？氣味呢？啊，就因為啊，他修這個清淨行，修五戒十善呢，啊，不殺生，有不殺的戒香；不偷盜，有不盜的戒香；不邪婬，有不邪婬的戒香；啊，不妄語，有不妄語的戒香；不飲酒，有不飲酒的戒香；就因為啊，受持五戒，行十善，所以呀，身上就有股香氣。
不像我們這個人呢，啊，你看，不是一股牛味，就是一股羊味，啊，那羶的，啊，不得了，那股腥味又騷又臭那股味；啊，你呀，把衣服一脫，那個身上放出一股味道啊，就比廁所那個味道還難聞！啊，在中國這叫狐嗅，這叫狐嗅，就是那狐臭，像狐狸那麼臭！這狐臭，也可以說狗臭，像那狗的那麼臭。
這個為什麼呢，人身上有這股的不清淨的味道？就因為不持戒，啊，不守戒律，這個身上啊，就有一股臭味。那個你看，好吃蔥的人，就有一股蔥的味道；好吃蒜的人，就有一股蒜的味道；啊，你看，你們現在在這個房裡的人，差不離都很少吃這個蔥了，所以這個房啊，味道都沒有那麼難聞。
啊，那麼這個你吃蔥吃多了，身上就有一股那個蔥的那個臭味，所以你人吃牛肉啊，就有一股牛味，吃羊肉就有一股羊味，吃豬肉就有一股豬味，啊，吃狗肉就有一股狗味；啊，你吃什麼肉吃多了，將來就變什麼，為什麼呢？你和牠合股了，合成一體了，所以呀，就會變那個東西。
那麼這個天人身上啊，他為什麼沒有這股臭味呢？也沒有牛味、也沒有羊味、也沒有豬味、也沒有狗味呢？啊，就因為啊，他持戒，吃齋，所以生天了，他身上總是有一股香氣。可是啊，等到他五衰相現的時候，這香啊，香氣沒有了，臭氣又回來了，臭氣回來了，身上都有股臭氣了；這天上人呢，都很討厭他了，一見著這個人就，啊，就很討厭的就跑了。那麼「望望然趨之，望望然避之」，就望他一下，再望一下，就跑了，啊，這是臭氣入體了。
天人身上，不像我們人間的人呢，一熱了就出汗呢，要用把扇子搧一搧呢；天人不需要的，他不出汗，永遠都不出汗。啊，等到這五衰相現的時候，他「兩腋汗出」，這個兩個胳臂下邊這個地方也出汗了；出汗，因為出汗所以就有臭氣了；啊，因為有臭氣，所以天人就離他遠了；離他遠呢，那麼他就這證明他是要墮落。
在這個時候，臭氣也有了，汗也出來了，這時候，他就發起神經來了；啊，發起神經來了，就怎麼樣啊？就發狂了。啊，發狂，也不知道怎麼好了？啊，坐著也不舒服，站起來；站起來蹦一蹦又坐下；坐下又覺得不行，又站起來，哦，這叫「不坐本座了」。本來天人坐那是入定的，他這時候，啊，就好像坐禪似的，坐禪，坐那地方，總覺得，啊，要走一走；走一走，啊，又不對，又坐下，坐下，坐也不舒服，站也不舒服，走也不舒服，總而言之，怎麼樣都不好了，不自在，不自在了，不自在，哦！就墮落。
墮落到，或者善業成熟的，啊，就做一個富貴的人；惡業成熟的，就做一個，啊，這個窮鬼，或者做一個窮畜生，或者墮到那個窮地獄裏頭去，那麼這就不一定的。這個這叫啊，六欲諸天具五衰。
「三禪天上有風災」，修到三禪天，還要受風災，三禪天呢，有風災起的時候，也要墮落的。「任君修到非非想」，就是任憑你呀，修行到這個非非想處天去，「不如西方歸去來」，不如啊，到西方去啊，再回來那比較好的。
那麼上邊講這個三界，下邊這一段呢，這個疏文說，如是經論，其文非一，永寂聲聞，必無明矣！
「如是經論」：像啊，前邊所說這個楞伽經啊，法華論呢，無上依經啊，這個寶性論、佛性論呢，和這個勝鬘經啊，和這個密嚴經等等的，如是經論。「其文非一」：這個經文呢，不是一種，有很多種。「永寂聲聞」：這個定性聲聞，和這個增上慢的聲聞，他說他趣寂，到他也入涅槃這樣子的。「必無明矣」：決定啊，必定啊，是沒有，這大家都會很明白的。
